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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意

  温州德力西 翁卓

昨夜与爱人吵了一架，事情起因不过

是一些想来都觉得可笑的鸡毛蒜皮之事。

可我不愿退让，爱人也并非是逆来顺受之

辈，于是火药味便愈发的浓厚，爱人将半

年前甚至一年之前我们吵过的架回了回

锅，添油加醋的重新翻炒了一次。不算宽

敞的房间里弥漫着大战将至前的压抑感，

我觉得这个房间大抵是容不下我了，于是

外套都没拿，夺门而出。

走到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天不算冷，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负气出走的好日子，否

则没穿外套的我这个时候还不得冻得瑟瑟

发抖。我一边想着一边躺在了草坪上，抱

怨了一番，宣泄完心中那本就不多的郁气

后，本想着回宿舍躺被窝里再好好教育她，

可转念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岂不是太没

面子了，不行，我得再熬一会。躺着躺着，

曾经与爱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突然涌上

了心头。

大约是在两年前，抗日爱国题材电影

《八佰》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一向热血的

我自然是不可能放过如此好的电影。于是

我拉着爱人一同去了电影院看完了这部电

影。出电影院的时候，我望着满街飘扬着

的五星红旗，没来由的便想起了电影中那

句“丈夫许国实乃幸事”，我转头问向她，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我上战场的时候了，

你愿意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那副纠

结的神情，低着头看着脚尖，两只手揪着

一小片我的衣角，小声的回答我：“我不

想你去，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可以陪

着你一起吗？”

我当然知道她内心的想法，一边是她

最爱的我，一边是我最热爱的国，她不愿

意违背她的内心，也不愿意忤逆我的信仰，

所以她希望能够陪着我一起，哪怕是赴死。

我那时只觉得她就是我的人间理想，是浮

世万千里我唯一的梦。

我本就不坚强的内心瞬间破防，正当

我决定放下所谓的面子回去接受“审判”

的时候，一束手机上手电筒的光亮朝我这

边慢慢靠近，我眯起眼睛看了看，是我爱

人穿着一身睡衣，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

我的外套，小心翼翼的往我这边踱步走来。

等她走到我面前，我正准备硬着头皮开口

承认错误，她怯生生地问了一句“你冷不

冷，饿不饿呀？”我心里那最后一点别扭

和纠结瞬间化为灰烬烟消云散，皓月清明，

那一瞬间她便是我的人间曙光。

我一边回答到当然饿啊，一边顺手接

过衣服套在身上然后自然而然地牵起她的

手，拉着她朝外面的夜宵摊走去。走出去

没两步路我又抬头望了望夜空，星与月，

她与我都被隐匿在夜色中，凭爱意互相牵

引，万万年。

春光  细雨

摄影欣赏

  资产管理 赵世界

《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天才钢

琴师一生未下船，最后甘愿与自己相依

了一生的船共同被毁灭的故事。

影片中的配乐玄妙无比，与爵士大

师斗琴、即兴创作……种种不一样的旋

律看似毫无规则地组合碰撞；在这其中，

我影响很深刻的是他与一位流浪汉的交

流，即兴创作那段音乐。

那位流浪汉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讲

到大海给他的指引 --- 那是大海的呼

喊吧：“生活是广阔无边的！你能理解

吗？”在旁静静地听着的 1900 手上就

情不自禁地按动起了琴键，那几乎算不

上是一首曲子，准确地说应当是一些飘

忽不定的旋律，在空中悬浮着。而正是

这样缥缈的旋律，恰似那夜的月色，正

好很好地融入两人的谈话之中，也拨动

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受到一种安静与和

谐。

另外一幕，就他录的唯一一张唱片，

虽然最后还是被他毁掉了，但那段音乐

却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开头是一串连续的音符，1900 几

乎没有过多的思考，顺手便将这样流畅

的旋律抛在了钢琴上；随后却是几秒的

停顿，他思考着些什么，随后的旋律却

是出乎意料的纯净，因为有个女孩正经

过他的窗口，那是他所向往的美好，电

影中是那个女孩，也许并不

一定是那个人，那是一种美好；这

首曲子就是 1900 缓慢而又深情的诉说，

在高潮时却又化为轻轻的呢喃，大约是

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好。看着她，曲调

与心便温柔安静下来，循序渐进，欲进

却退……最终淹没心灵，一首曲子便只

变成一句简单的 Good luck。

那段美好也许就是他所向往的一

切，也许就是音乐的象征吧。1900 的

一生都在追求的简单的音乐，那是一种

对音乐纯粹与痴迷的爱。

在即将被毁灭的最后，他再次仰头

看向望不到的天空，手上又弹起了不存

在的钢琴，爆破声响起的时候他到底想

起了什么？也许是那 88 个琴键和永远

望不到边的世界。

音乐是他唯一的归宿，音乐是他唯

一的永恒。

音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停止了，窗

外是洒满月光的大海，是一个人的背影，

提着手提箱，戴着顶帽子，走向他未知

的永恒。

那夜   月色的

—《海上钢琴师》观后感


